
论《黑暗之心》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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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小说《黑暗之心》中，作者康拉德将几位女性人物对称地分布在殖

民活动的内外：马洛的姑姑和库兹的未婚妻在殖民活动的大门之外，画中女人和

库兹在刚果河当地的情人身处殖民活动的第一线，甚至还安排了两个织黑毛线

的女人作为通向殖民活动的守门人。这三组女性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就构

成了殖民活动的全貌。局外人被殖民活动美丽的谎言所欺骗，成为间接的受害

者；局内人身处“黑暗之心”，遭受着殖民地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守门人处

于两个世界交接点，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在故事中却是唯一全知的角色。因

此，康拉德似乎借助于这两位对世事淡漠的守门妇女的冷眼，远远地旁观着殖民

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表象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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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心》自从１９０２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
小说之一，但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究竟是残酷的种族主义者还是

充满爱心的反种族主义者，学术界始终不能给出定论。有学者坚持认为康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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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故事的叙述者马洛船长绝望和失落的思想和情感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控诉，因此小说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友好的反种族主义者；而另一些学者则

从故事的叙述者马洛船长描述黑人时带有侮辱性质的词句和呈现给读者的野蛮

愚笨的黑人形象出发，得出作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的结论。以上这

两种大相径庭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以马洛船长的男性视角的前提条件下的，如果

我们将目光转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许能给我们在探讨康拉德是否种族主义

者的问题上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视角。

有人说，“摇摇篮的手统治着世界”。女性的力量看似平静，实则不可忽视。

有人认为《黑暗之心》中的女性角色只是在男性气氛浓重的小说中缓和紧张气

氛的装饰物，但在这个男性角逐的充满血腥的竞技场上，几个女性角色的出现就

显得格外突出，在整个故事的推进及细节的发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殖民

活动就像是一所密室，而故事的几个女性角色对称地分布在殖民活动的内外：马

洛的姑姑和库兹的未婚妻在殖民活动的大门之外，画中女人和库兹在刚果河当

地的情人身处殖民活动的第一线，两个织黑毛线的女人作为通向殖民活动的守

门人。作者以如此精巧的安排来呈现一幅殖民活动的全景，似乎在暗示自己不

偏不倚的态度。

一、局外人

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单纯地经济剥削与掠夺，它是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

与文化霸权的掩盖下出现的一种侵略剥削模式，也就是说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

与政治压迫一直受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理论的支持。正如费德毫斯所说，

帝国统治的基础是殖民主义者的殖民态度。他们对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这种观

念的接受……促使帝国事业延续（Ｓａｉｄ１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白人对殖
民活动满怀激情，趋之若鹜，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些低等的、未开化的种族对

于他们的殖民事业心怀感激。

殖民者自诩为上帝选定的使者，向他们认为是次人类生存的落后地区传播

他们的文化习俗、科学技术和所谓文明。然而在殖民化的进程中，殖民者发现原

来他们认为寸草不生的贫穷的殖民地竟然拥有丰富的异域自然资源及物质财

富，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当然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于是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

时，殖民者开始了对当地居民惨无人道的虐待与迫害。而对于身处殖民活动大

门之外的欧洲人来说，解救殖民地原始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偏执愿望让殖民者的

谎言有了更大的合法性。殖民者似乎更有理由不让如马洛的姑姑和库兹的未婚

妻这样的局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以此来保护她们纯真的想象。

马洛在姑妈的帮助下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我好像还只是‘工作者’之一，

你知道是大写的工作者（大写的工作者不是指一般的工作人员，而是负有责任开

拓非洲传播文明的责任）。像是一个光明使者之类，或是像一个低级圣徒之类”

（康拉德 ４２），公平的贸易应该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而殖民贸易完全就是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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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的掠夺；然而，他的姑妈天真地认为殖民者获取的暴利是他们辛勤劳动的应得

成果，完全没有意识到殖民贸易根本就不是公平的贸易：“那时，报刊及社会言谈

中这种陈词滥调很多，正好生活在骗人鬼话鼎盛时期的这位出类拔萃的女性被

搞得晕头转向。她大谈‘使那千百万愚昧无知的人们摆脱他们可怕的生活习

惯’，她一直谈，我敢说，谈得我非常不舒服，我只好斗胆暗示公司是为赚钱的”

（康拉德 ４２）。殖民贸易毫无公平及人道可言，欧洲的白人殖民者用先进的武器
枪炮恫吓甚至屠杀当地的土著居民，令他们交出自己的财富。在故事里，非洲腹

地的库兹就是这样聚敛起他的财富———象牙的，而身处殖民活动外沿的欧洲人

天真地以为殖民者们是神圣的救世主。

像马洛的姑妈这样的男男女女，身处殖民活动之外，“不切实际”，“她们生

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而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天地，也不可能存在。那

天地太美妙了，如果她们建立起这样的天地，那么在日落西山前，肯定会土崩瓦

解”（康拉德 ４２）。怀揣殖民地人民迫切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和所谓文明的幻
想，这些殖民活地之外的欧洲人热情十足地鼓励着殖民者在非洲的暴行，无知地

享受着殖民者给他们带来的馈赠。他们在无意之中将殖民化当作了拯救当地居

民于低等和愚昧的良药，将奴役当地居民当作了文明进程的必经之路。因此，马

洛担心：“我们男人自从创世纪以来一直心满意足接受某种该死的事实会冒出

来，把女人那块天地砸个粉碎”（康拉德 ４２）。由于害怕身处欧洲大陆的有着理
想主义情怀的白人大众知道殖民地真相之后会失去他们的支持，殖民者努力不

让殖民活动之外的同伴接触非洲殖民地的真相。在《黑暗之心》，殖民者的这种

心理在马洛与库兹的未婚妻见面的场景中很明晰地表现了出来。

在小说的通篇，马洛船长将库兹的未婚妻称为“女孩（ｇｉｒｌ）”而非“女人”，这
暗示着她容易亲信他人的秉性和缺乏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这个女孩的“面部

表情很美”，就算“我知道可以通过阳光在照片上造成错觉，但谁都会觉得脸上

那层细微的真诚，无论是摆布阳光还是姿态都无法装出来”（康拉德 １２４）。站在
广义的公正的角度来看，库兹天真的未婚妻是不知道殖民地真相的普通欧洲人

的精神写照，他们被殖民者，特别是殖民政府及其殖民活动操作班子的弥天大谎

所欺骗。

殖民活动给殖民地当地的居民和在欧洲大陆的白人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

难。马洛这样描述他和库兹未婚妻的会面：“她走向前来，一身黑装，脸色苍白，

在暮色中向我飘来。她在服丧。他死了一年多了，一年多前消息传来；看上去她

会永远记住为他戴孝……天哪！那印象的力量是如此之大，我似乎也觉得他是

昨天才死的———不，这会儿才死。我在同一刹那看到了他们俩———他的死亡和

她的悲哀———我看见了他在死的那一刻间她的悲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说：‘我活下来了’……”（康拉德 １２６）。对于库兹的未婚妻来说，一年的时间就
好像只是短暂的一秒，失去心上人的痛苦不会被时间的河流冲淡。令人心碎的

“我活下来了”触动着读者的心底，引起我们无尽的思考：以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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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代价来换取殖民活动的利益值得吗？殖民活动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无

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要面对创伤性的文化冲撞和身心的巨大痛苦。故事

中库兹的健康被刚果地区恶劣的自然气候所吞噬，以及他的矛盾身份给他带来

的虚荣感和自我身份的迷失———既是入侵者又被当地人奉为神明，所带来的心

理矛盾时时折磨着他。

和马洛的姑妈一样，库兹的未婚妻异想天开地认为殖民活动是一项无上光

荣、无比伟大的事业，她相信她未婚夫的死“对我———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

的损失呀”，并且她相信“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这样（康拉德 １２８）。而亲身进
入到《黑暗之心》的马洛忍不住想告诉她一切真相，但是在库兹的未婚妻近乎恳

求的“把那些话重复一遍吧。我想———我想———要点东西———要点什么———可

以靠它活下去”（康拉德 １３９）的恳求的语气下，也是为了让她免受黑暗现实的侵
害，他向她撒谎说“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你的名字”（康拉德 １３０）。得到称
心的答案，也许是对于真相的无知，抑或是宁愿被假象欺骗，她“轻轻地叹息了一

声”：“我早知道———我有把握的！”（康拉德 １３０）对于女孩的悲伤来说，这也许
是唯一的慰藉，但是对于马洛船长来说，“我觉得在我逃走之前，这幢房子会塌下

来，天会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康拉德 １３０）。谎言还是要继续，对于他本人来
说，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可怕的经历绝非易事，殖民活动不仅给库兹这样的殖民

者、他的家人、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灾难，同时也给马洛这样的见证者心灵上带来

了终生不去的阴影。

殖民者和局外人，一方行骗，一方被欺骗，双方都饶有兴致地继续保持着这

个骗局———他们自认为是被上帝指定的来拯救和改造智商低下、文化落后黑人

的救世主。康拉德将这两个身处殖民活动之外的女性描写成天真得有点傻的天

使，她们用激情、想象和眼泪将殖民活动描画成一幅壮观美丽的图画，而与此同

时，她们自己也变成了殖民活动的牺牲品。这些局外人看似站在《黑暗之心》之

外，实际上他们也站在黑暗之中。

二、局内人

《黑暗之心》中，身处刚果河流域的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有着关于殖民活动

的第一手经历。表面来看，由于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当地的黑人对于来自欧洲的

殖民者是敬畏与臣服的；而在精神层面来看，他们又显示出对于殖民者压迫和掠

夺的天然的反抗，甚至可以说他们在精神领域俘虏了代表白人文化的殖民者。

而对于欧洲的殖民者来说，当他们当初改造世界的单纯愿望被贪婪的人性发酵

成为对利益的无限追逐时，心理的微妙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在站长的房间里，马洛“注意到一幅小小的油画，钉在一块木板上，画上的是

一个妇女披着衣服，蒙着眼睛，高举火把。背景灰暗———几乎是一片漆黑。这个

妇女动作端庄，但火把的光亮照在脸上显出不吉祥的兆头”（康拉德 ５９）。有人
告诉马洛：“这是库兹先生画的———一年多前就是在这个贸易站里作的，当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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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着某种交通工具想去他的贸易站”（康拉德 ５９）。就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英
雄，孤独而困惑的库兹也有权利通过画画来排解忧愁，这是最直接但又有着一定

的隐逸效果的发泄。画中的女人所举的“火把”象征着未受黑暗诱惑的库兹的

最初的梦想。他曾经是位光明的使者，与其他不了解殖民活动的欧洲人一样，怀

揣着改造世界的梦想，踌躇满志地来到非洲腹地传播欧洲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方

式；但是身处这远离家乡的黑暗之心就像是被蒙上了双眼，恶劣的自然环境、相

互猜忌的人际关系、与想象格格不入的残酷现实，库兹就像是落入蛛网的昆虫，

被困在了自己梦想的大门之前，看不清这地方会将他带入自我毁灭的结局。而

“火把的光亮照在脸上显出不吉祥的兆头”则暗示着在这黑暗的刚果河，库兹善

良的本性将会在贪欲的侵蚀下丧失殆尽。在这幅画中，象征白人原来单纯的改

造世界的理想之“火把”被高高举起，而现实的利益，又使其“光亮”显出“不吉

祥”的预兆，其背景更是“一片漆黑”，可见这人性的“火把”最终要被吞没在“黑

暗之心”。

当库兹将要被朝圣者带回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有着神秘气质的当地黑人

妇女，“沿着闪光的河岸一个充满野性的美丽女人幽灵般从左朝右走去”（康拉

德１０７）。叙述者马洛船长如此形容这位黑人妇女：“野蛮而又出众，狂暴而又威
严”（康拉德 １０７）。她的形象与文章之前所描绘的黑人形象有天壤之别：“你们
知道这是最糟糕的一点———怀疑他们并非不属于人，你会慢慢产生这些想法。

他们在那里咆哮着、跳着、转着，做着各种各样吓人的鬼脸”（康拉德 ７４）。马洛
不得不承认这位黑人妇女是相当美丽的，然而她与她同族的兄弟们有什么区别

吗？他们在基因上是完全相同的，甚至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与欧洲的白人

也是相同，因为他们也是人，难怪马洛会如此感慨：“但是令你毛骨悚然的是你会

想到他们也是人———像你一样的人———你曾在遥远的年代跟这帮野蛮的、狂热

咆哮着的他们有着亲属关系。丑，是的，是够丑的；但是你有勇气的话，你就会承

认自己内心深处存在的那一丝丝东西，能与那种喧嚣中所包含的可怕的坦白产

生共鸣，并会隐约地觉得那里面有某种含义，即使是你———距离原始时代的黑暗

这么遥远的你———也能理解”（康拉德 ７４）。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丑陋的世
界里，即使生在最野蛮、最没有开化的部族，这位黑人妇女代表着全世界通行的

美的标准，她是种族歧视论的有力反驳。作为“人”这个概念来说，非洲的黑人

与欧洲的白人是平等的，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这位黑人妇女，即库兹在当地的情人，同他的未婚妻的那种坚贞而彬彬有礼

的美丽完全不同，“她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向前走着，身着条纹毛边的衣服，目空一

切地践踏着脚下的土地，身上野蛮人用的装饰品叮当作响闪闪发光。她高高地

昂着头；发型做成一个头盔的形状；膝部以下裹着铜制的饰品，铜丝编织的臂铠

包到手肘；茶褐色的脸上泛着红晕，脖子上套着无数条玻璃珠子串成的项链；她

身上挂满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符咒以及巫师送的礼物，每走一步都叮当作响闪

闪发光。她身上带的东西肯定有好几根象牙的价值”（康拉德 １０７）。从头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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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夸张奢华的装饰显示出她在黑人部族崇高的等级地位，而库兹与这样一位

妇女的结合代表了白人文化与黑人传统的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殖

民主义者鼓吹为了解放当地黑人而来到此地，然而事实的结果恰恰相反，在非洲

的白人在肉体上与当地的黑人妇女结合，进而发展为精神上的扭曲。

库兹在即将被朝圣者带走时，面对骚乱的场面，“越过我望着窗外，目光中充

满着火一样的渴望，脸上还带着忧郁与仇恨相混合的表情。他没回答，但我看见

了他的微笑，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出现在他那苍白的嘴唇上，过了一会儿，嘴唇

痉挛似的抽动了一下”（康拉德 １１６）。库兹的复杂表情正是他意识到征服与被
征服的矛盾所致。马洛船长这样评价库兹：“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他……一切的一

切都是他的———不过这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属于什么，究竟有多少种黑

暗势力占据了他”（康拉德 ９１）。表面上来看，一切都是库兹的，“未婚妻”、“象
牙”、“贸易站”、“河”等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的库兹已经是一个形如枯槁的废

人了，并且在心理上已经离不开唯一可以维持他尊严的殖民地了，或者说，他已

经被当地的黑人文化所征服，而这种征服力量就集中表现在那位神秘的黑人妇

女身上。

为了留下库兹，这位黑人妇女“伸开裸露的双臂，直挺挺地举过头顶，似乎她

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要去触摸天空。与此同时，快速移动的影子投向大地，扫

过河面，把我们的汽船也卷入了它那阴沉的怀抱”（康拉德 １０８）。这位当地的妇
女信奉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神力，显然她是在为了留下库兹而努力，同时这也表现

出当地黑人意志对于白人意志的抵抗和俘虏力量。即使是在其他黑人被汽笛声

吓退的时候，“只有那个野蛮而又高贵的女人连退都没退一步，隔着这条阴沉闪

光的河把裸露的手臂伸向我们”（康拉德 １１７）。“野蛮”暗示非洲文明的神秘力
量，“高贵”暗指非洲女人所表现出的人的尊严，她的独立品格和抵制侵略的力

量所体现出来的气质。把裸露的手臂伸向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位非洲女人消解

“我们”所代表的整个欧洲殖民主义的意图。就在库兹离开黑人部落的当下，

“那帮人开始骚动起来。那个发型像钢盔、脸色棕黄的女人冲到河的最边缘。她

伸出手，口中喊着什么，所有那帮野蛮的暴民跟着她一起吼叫起来，声音清晰，快

速而急促”（康拉德 １１６）。她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黑人部族的意志。
在肉体上或物质上，她是库兹的战利品或俘虏；在精神上她仍然代表着神秘的黑

人文化和非洲的神秘力量。她表面上臣服于库兹，实际上却是以非洲力量和方

式在抵抗甚至战胜库兹，她对库兹的挽留可以理解为希望自己或非洲文化继续

保持对库兹的俘虏和对他所代表的种族主义的颠覆。

同是作为殖民活动的局内人，象征怀揣殖民者最初梦想与野心的库兹的画

中的女人在故事中代言了库兹变质时期的心理，从殖民者内心潜意识的角度预

言了殖民活动的失败；而象征殖民运动不可逆转的失败的黑人妇女，则以对殖民

者精神俘虏的客观事实见证了殖民主义的失败。她们以不同的形态作为故事角

色出现，展现了殖民之花从开放到枯萎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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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门人

殖民活动的大门外天真的局外人抱着美好的梦想生活，殖民活动的前线经

受痛苦折磨的局内人深陷其中找不到出路，而把守殖民活动大门的守门人则冷

眼看待着世间万象。

在故事的开头，马洛前去面试，他将这个大城市描绘成一个“白色坟墓（ｗｈｉ
ｔｅｄｓｅｐｕｌｃｈｒｅ）”。布鲁塞尔，公司总部的所在地，“白色坟墓”。坟墓意味着死亡
和禁闭，给白人和他们殖民地的人民带来死亡的殖民事业的发祥地就是欧洲。

“白色坟墓”这个词源于《马太福音》，马太将其解释为“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

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新旧约全书》２３：２７）的东西；这样看来，这个意象
是十分适合布鲁塞尔的，虚伪的布鲁塞尔打着传播文明的幌子到殖民地进行血

腥的掠夺。而且，“白色坟墓”从形态上来看也像是一堆象牙与人的白骨，而殖

民贸易的公司总部就设在白色坟墓之中，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公司的贸易就是

对最大利润的血腥追逐和无辜者的无谓牺牲。

在近似诡异的气氛中，作者在办公室的门口安排了两个织黑毛衣的妇女，而

这个办公室的大门也正是连接西方世界与殖民地的交通要地。“两个女人，一胖

一瘦，坐在草垫的椅子上打着黑绒线。瘦的那个起身向我走来，仍低头织毛线，

只有当我开始给她让路的时候（就像你给一个梦游病患者让路），她才停下抬起

头来。她的衣服朴素得像一块雨伞布。她一言不发转过身去，把我带进了接待

室”（康拉德 ３８）。这两位织衣妇女的淡漠与马洛的热情万丈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这两名妇女对于公司的殖民地业务一定是了如指掌，包括有限的利润和无

尽的孤独与折磨。当马洛问一个吹嘘公司业务的文员为什么他自己不去那里的

时候，他回答说：“柏拉图曾对他的徒弟说，我并不像我看上去的那么傻”（康拉

德 ４０），显然，公司里所有的人，包括那两个织衣妇女都知道殖民活动的真相，对
于殖民者来说，特别是那些进入“黑暗之心”的人来说，殖民地能带来赢得大笔

财富的欢欣，满足欧洲人改造落后世界的虚荣心，但是这与进入其中的殖民者和

当地人民所深陷的痛苦泥沼不可相提并论。公司的人了解这一切，他们也不会

做“傻”事而自己去殖民地，他们就坐在办公室，看血液里沸腾着理想的“傻瓜

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黑暗之心”。

年老的妇年“冷漠又无动于衷的一瞥”（康拉德 ３９）使马洛感到“她似乎知
道关于他们以及我的一切事情。一种不安的感觉流遍全身。她似乎神秘莫测，

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就是到了遥远的地方我还是经常想起这两个人：她们守着

黑暗之门，织着似乎用来做温暖的遮尸布的黑绒线。一个带路，不断把人们引向

那未知的世界；另一个则用漠不关心且世故的眼光审视着一张张神情快活而又

愚蠢的脸”（康拉德 ４０）。作为殖民活动的守门人，她们处于两个世界交接点，对
于殖民活动的内外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她们有能力预测这些踌躇满志的

冒险者的未来。由于殖民活动贪婪掠夺的本性和对殖民者与当地居民非人化的



１５８　　 Ｆｏｒｕｍ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摧毁作用，这些冒险者的后果都会惊人地相似。

马洛找到病入膏肓、形如枯槁的库兹后，他在心底呐喊：“他不能走路———他

用四肢在爬行———我找到他了”。在马洛兴奋的同时，又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织绒线的老女人和那只猫闯进了我的记忆，这事的另一端就这么坐着一个不相

干的人”（康拉德 １１３）。织衣妇女在此处显灵，以证实她预言的准确性，如此也
预言了殖民活动的失败。

神秘的织衣妇女为殖民活动的守门人，始终沉默却是整个故事唯一一个全

知的角色，她眼中的全景就通过局外人、局内人和守门人的全部经验展现出来。

在这三者里，守门人由于自己处于活动进程的转折点而获得殖民活动的全景。

局外人的天真、轻信、和头脑发热的激情，局内人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及殖民活动

的弥天大谎，一切尽在守门人冷峻的眼中。因此，守门人，即织衣妇女，特别是那

位有着神秘莫测眼神的老女人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作者的真实意图：只

是了解一切，洞悉一切，预测一切，全知一切而不为一分。

康拉德究竟是不是种族主义者，这涉及到他在作品中对殖民活动的整体结

构和各个视角所观察到的情况的呈现方式以及从中所体现的态度。在故事中，

作者将几位女性人物对称地分布在殖民活动的内外：马洛的姑姑和库兹的未婚

妻在殖民活动的大门之外，围困在殖民主义的美丽谎言之中无法自拔；画中女人

和库兹在刚果河当地的情人身处殖民活动的第一线，展现了殖民之花从开放到

枯萎的全过程；两个织黑毛线的女人作为通向殖民活动的守门人，对于殖民活动

的各个环节是全知的。这三组女性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构成了殖民活动的

全貌。其中的守门人处于两个世界的交接点，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在故事中却

是唯一全知的角色，并对其他人物的命运有着预测的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理解为对其他角色的掌控。基于此，康拉德似乎借助这两位对世事淡漠的守

门妇女的冷眼，远远地旁观着、透视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表象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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